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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启超，员怨缘怨年生，员怨怨员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成为中国第一位俄罗斯语言文学博士。曾留学于

苏联，访学于美国。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理论室主任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

授。主要著作有《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俄国象征派文

学理论建树》、《守望白桦林》等；主要译著有《当代英雄》、

《孪生兄弟》、《燃烧着的天使》、《孳卵》以及罗曼·罗兰的

《莫斯科日记》等；曾经主编我国首部《果戈理全集》（九卷

本）、《“白银时代”精品文库》（四卷本）；现在主编《新俄罗

斯文学丛书》（已出愿种）、《世界文学名家名作名译》（已出
猿园种）、《圆园世纪全球文学经典回顾·短篇小说卷》；曾经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与一般项目两种；目前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比较诗学研究”、中国社会

科学院院级重大课题“跨文化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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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项目。是作者多年潜心于

“白银时代”即员怨世纪末圆园世纪初俄罗斯文学遗产，从一
个作家到一个流派再到一个断代悉心开采不懈掘进的总结

性成果。全书叙述的路径是由面及点，逐层推进；由文坛气

象与文学进程，到作家个性与体裁风貌；由绪论、流派风采、

集群精神、个性姿态与抒情风韵，以及对最具代表性作家、

流派、体裁艺术之具体评论所组成。力图从一个时代文学

景观的描述，进入到它的文学进程动力机制的透析；从一个

时代文学家的独特姿态与个性视界的观照，进入到该时代

文学体裁发育状况的考察；从一个时代文学思潮的兴衰演

化，进入到该时代文学理念的争鸣与对话。本书在“断代

文学史”研究思路上也有积极的开拓。



引摇摇言

世纪之交的文化运行往往会孕生出一些风貌独具的神奇景观。

大约二百年之前的那一次世纪之交，就有过“德国浪漫派时代”；大

约一百年之前的上一次世纪之交，又有过“俄罗斯白银时代”。

所谓“白银时代”乃是相对于“黄金时代”而言的；“黄金时代、白

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这些概念，原本是出于

对人类文化运行的某种周期性的探索与追问，原本是喻指人类文化

运行中的某一阶段的状态与气象、品位与精神。将“黄金时代”或

“白银时代”这类文化史上的概念引入文学史的检视，便可以喻指文

艺女神在特定时段的绰约风采，便可以暗示文学这棵长青树的发育

成长也具有某种周期性，其机制也是有迹可寻的。

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即员怨世纪末圆园世纪初的俄罗斯文
学。在这个长达猿园多年（员愿怨园—员怨圆缘）的时段里，俄罗斯文学以其
群星璀璨、群芳争妍、流脉纷呈、百家争鸣的景观，以其锐意求索、执

著开拓、破旧立新、继往开来的气象，书写了历史转折文化转型时代

交替社会变迁之际语言艺术的一个新篇章，演奏了既有“对位”又有

合唱既有“集群”蜂拥迭出又有英才特立独行那样一种繁荣空前而

神韵丰厚的交响曲。

这个时代里，作家、作品与读者在其素质、结构与品位上均出现

了与员怨世纪迥然有别的新质。这个时代里，文学进程的动力结构、
文学体裁的发育状况、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均获得了与员怨世纪相去
甚远的特征。文学家心目中“人”的形象、“生活”的形象、“世界”的

形象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人们意识里“真善美”这三大价值支点的地

位发生了普遍性变动。“谁之罪”与“怎么办”那样的对当下社会直

接的现实关怀，不再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中压倒一切的“主旋律”；“小



人物”当中也有变异为“小矮人儿”，或堕落为“小魔鬼”的；“被凌辱

与被损害的人”灵魂深处无所作为的惰性也受到了深刻的剖析与严

苛的拷问；人的精神生活中非理性反逻辑下意识的“突变”、“裂变”

与“蜕变”，受到了各种流派各种阵营或卓尔不群的诗人作家们空前

热切的关注与空前热烈的开掘。相应于题材的拓展与深化，魔幻、荒

诞、意识流、象征、童话、神话等更具假定性的表现方式几乎席卷了整

个文坛⋯⋯

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学时代，作为一宗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其命运际遇却颇具戏剧性。它承受了长期被冷落———或被“尘封”

或遭“遗弃”或受“扭曲”的不幸，也经历了持续受青睐———被广为译

介或回归，而备受推崇———的“走红”。然而，“白银时代”文学探索

轨迹与艺术建树实绩的整体图像，在人们的接受视野中尚处于朦朦

胧胧的状态。今天，处于又一个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在对域外文化

作百年回顾的清理检阅之中，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于历史地形成

的“空白”予以消除，对于历史地累积的“失真”予以校正，对于历史

地被冷落的“经典”予以确认。应当“正本清源”，还文学行进的历史

以其本有的原生态。

这种“断代史”意义上的重建，自然可以从多种视角切入。如何

从对一个时代文学景观的描述进入到对其文学进程的动力机制的透

析？如何从对一个时代文学家的命运沉浮的梳理进入到对他在文坛

生活中的独特姿态与个性视界的观照？如何从对一个时代文学创作

的题材特征的扫描进入到对这时代文学体裁发育状况的考察？如何

从一个时代文学思潮的兴衰演化进入到对该时代文学理念的争鸣对

话？自然，还应检视那些新的文学理念得以生成的新的文化语

境———易言之，如何使“断代文学史”的重建在一种动态的检视中展

开？这是深化“断代文学史”建设的迫切课题，也是我们的“白银时

代”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基本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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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绪摇论

第一节摇一种隐喻与一种概念

“白银时代”这一词语的书写，经历了由小写———作为一种隐

喻———到大写———作为一种概念的演化过程。

小写的“白银时代”，其所指很有弹性。它可以用来喻指员怨世
纪俄罗斯诗坛上一度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一群诗人的创作，如阿·费

特、阿·迈科夫、雅·波隆斯基甚至阿·康·托尔斯泰、费·丘特切

夫等等；它也可以用来喻指员怨世纪末圆园世纪初俄罗斯诗坛上的象
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所构成的非现实主义的诗歌气象，如

瓦·勃留索夫、亚·勃洛克、尼·古米廖夫、维·赫列勃尼科夫甚至

安娜·阿赫玛托娃、玛林娜·茨维塔耶娃等等。小写的、作为一种隐

喻的“白银时代”，见之于作家的回忆录及诗人的诗作之中，也出现

在批评家的文章里甚或文艺学辞书里。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一隐喻

的内涵有着很大的差异。总体看来，在圆园世纪远园年代之前，“白银
时代”这一词语基本上都是小写的，是一种隐喻。在弗·彼亚斯特

的回忆录《相会》（员怨圆怨）中，在尼·奥楚普的文章《白银时代》
（员怨猿猿）中，在弗·韦伊德列的论文《三个俄罗斯》（员怨猿苑）中，在安娜
·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无主人公长诗》（员怨源园—员怨远圆）中，都可以看到
小写的“白银时代”。

及至员怨远圆年，在慕尼黑出版的一位俄侨诗人与艺术评论家的回
忆录，以其书名《在白银时代的帕耳那索斯山上》一举“提升了”“白

银时代”：该书作者谢·马科夫斯基在这里率先使用了大写的“白银

时代”。这似乎就意味着“白银时代”从此由一种隐喻而转化为一种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概念。圆缘年之后，西方斯拉夫学界将其多卷本《俄罗斯文学史》中
圆园世纪的首卷命名为《白银时代卷》。这似乎就标志着“白银时代”
已作为一种文艺学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终于被确立。有趣的是，这

一年也恰好是苏联文艺学界对“白银时代”遗产全面解禁、对“白银

时代”这一概念终于确认的年头。

“白银时代”由一种隐喻演化为一种概念，也是自有成因的。不

论是小写的“白银时代”，抑或大写的“白银时代”，均涵纳着几种相

通的意思。其一，旨在标示文学行进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至少文学

体裁的发育具有某种周期性。“白银时代”以及在它之前的“黄金时

代”这类词语，原本就是用来喻指人类生活的不同阶段，用来表征文

化行进的不同时期；其二，乃是相对于“黄金时代”而言。在俄罗斯

诗歌史甚或文学史上，不论是员怨世纪的“白银时代”，抑或圆园世纪
的“白银时代”，均喻指“后普希金时代”，都是相对于那个由普希金

的名字所照耀的俄罗斯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首度辉煌而言的。员怨
世纪初叶（员愿员园—员愿猿园），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巴拉廷斯基、莱蒙托
夫等杰出诗歌天才，以其优美动人的抒情诗篇第一次令世人瞩目俄

罗斯文学，史称俄罗斯诗歌（文学）的“黄金时代”；其三，“白银时

代”这一隐喻或概念之最早的与主要的使用者，乃是“阿克梅派”诗

人，其文化背景乃是这群诗人对他们逝去的青春时代的深切眷恋。

率先在评论文字中使用“白银时代”的尼·奥楚普，是“阿克梅派”的

重要一员，是古米廖夫的追随者。员怨缘员年，此人在法国以研究古米
廖夫的论著而获博士学位；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使用“白银时代”的

安娜·阿赫玛托娃，更是“阿克梅派”的一员名将；而将大写的“白银

时代”这个词语赫然印在回忆录的书名中的谢·马科夫斯基，当年

乃是著名杂志《阿波罗》———“阿克梅派”的喉舌———的主编；其四，

最早一批给“白银时代”予以厚爱的那些诗人与评论家，大多将“白

银时代”定位为“世纪之交现代主义诗歌（文学）的时代”。

尼·奥楚普在他那篇以“白银时代”为标题的文章中，开宗明义

地声言：笔者使用这一名称是为了界说“现代主义的俄罗斯文化”；

这个时代“乃是俄罗斯象征主义与阿克梅主义的时代”；“勃洛克乃

圆 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



是白银时代诗人中的第一人。”

安娜·阿赫玛托娃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认定，“白银时代”最典型

的代表人物就是勃洛克。

谢·马科夫斯基在他那部旨在为“白银时代”留下肖像的著作

中，将那些“以自己的创作表达出革命前俄罗斯文化高涨的诗人、作

家、画家、音乐家”确定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认为这些人物彼此

相通的特征就是其“宗教情绪，对上帝的寻觅，以及与之相对立的、

非常俄罗斯式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自我确认”，就是“精神的苦

闷，对彼岸的神往”。马科夫斯基声称，“白银时代”就是“叛逆不安

的”“对神的寻求”、“对美的沉醉”的时代。

可见，缅怀世纪之交俄罗斯诗歌（文学）中非现实主义流脉的业

绩，尤其是象征主义与阿克梅主义的建树，乃是将“白银时代”这一

隐喻或概念最早用之于圆园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的那群文学家的初
衷。

梳理出“白银时代”由小写而大写由隐喻而概念这一细节，清理

出这一概念最初使用者的文化语境，我们才可以进入对“白银时代”

不同界面诸多涵纳的逐层辨析。

第二节摇四重界面与四重涵纳

作为隐喻而小写的“白银时代”日渐由作为概念而大写的“白银

时代”而取代。“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不断增生，外延在不

断扩展。“白银时代”是多界面的。现在看来，至少有四种界面上的

“白银时代”并存。其形态可用四个同心圆来说明：

４郾文化的时代
３郾艺术的时代
２郾文学的时代
１郾诗歌的时代

１２３４

“白银时代”这一概念，首先是被用来指称世纪之俄罗斯诗歌的

发育气象的。经历了长达远园—远缘个年头的相对沉寂，俄罗斯诗歌于

猿第一章摇绪摇论



员怨世纪末圆园世纪初再度勃兴。在员愿怨园至员怨圆缘这几十年间，俄罗斯
诗坛又一次涌现出一大群才华横溢的杰出诗人：属于象征主义的巴

尔蒙特、勃留索夫、勃洛克，标榜阿克梅主义的古米廖夫、曼德尔什塔

姆，高扬未来主义的谢维里亚宁、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力创

“新农民诗派”的克留耶夫、克雷奇科夫、叶赛宁，独立于任何流派之

外的布宁、库兹明，以及早期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

克、霍达谢维奇———这些个性鲜明的诗人，以其多姿多彩的耕耘，使

俄罗斯抒情诗艺术又一次呈现出“群星璀璨”的亮丽风景，展露出

“万紫千红”而令人叹为观止的神韵。

在历史转折文化转型的世纪之交，在社会动荡精神危机的非常

时期，这些诗坛英才空前热烈地直面生存窘困，空前执著地审视灵魂

嬗变，空前热忱地施展诗人生活感受的鲜明和生存体验的深切，运用

诗歌感觉的瞬间性与诗歌表现的敏捷性，去捕捉时代脉搏的律动，去

抒发人们痛苦的心绪，而成为历史行进的缩影，成为时代精神的喉

舌。这些诗人普遍地具备深厚的哲学素养、强烈的宗教迷恋与执著

的心灵拷问倾向。其中有不少人都经历了专门的哲学修炼，承受过

一些哲学名家名说的熏陶。有些人还曾经是尼采、叔本华、柏格森或

尼·费奥多罗夫、弗·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信徒。这种学养，自然滋育

着这个时代的俄罗斯诗歌，使它普遍地获得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内涵，

使这个时代的诗歌艺术普遍地表现出相当高的哲理品位、相当浓的

宗教意味、相当深的心理开掘。从这个时代的诗篇中，可以感受到那

种旨在超越当下此间现时而转向远方彼岸永恒之心灵的漂游与求

索，那种一心要摆脱尘世物象的缠绕而对存在本相之真谛的神往与

寻觅；从这个时代的诗篇中，也可以领略到那种对神秘的彼岸的疏

离，对多彩人世的接纳，对物象的明晰之刻意凸现，对形象的细节之

精雕细镂，对遥远的过去时代文化余韵之深情追怀；从这个时代的诗

篇中，更可以观照到那种狂放不羁的反叛姿态，那种俄罗斯式极端主

义独有的挑战激情，那种欲挣脱传统的束缚，欲把词语从囚牢中解放

出来的美学革命，那种欲以新词新诗新文学的铸造来创建全新的未

来艺术的诗学实验⋯⋯正是那样一番摧枯拉朽的大破大立，正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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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番雄心勃勃的标新立异，营造出世纪之交俄罗斯诗歌天幕上群

芳

争妍、百花竞放、星光灿烂的非凡气象，孕生出俄罗斯文学进程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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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引人瞩目的“诗歌季节”。正是在这一界面上，人们使用俄罗斯

诗歌
獉獉
的“白银时代”这一概念。

“诗歌的时代”乃“白银时代”之原初的内涵。

然而，诗歌园地“群星璀璨”的新气象，不过是世纪之交的俄罗

斯整个文坛思潮纷呈、流派林立、集群丛生、英才辈出的新景观的一

个缩影，一个最精彩的缩影。多声部的新状态，多元化的新格局，多

取向的新视界，使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在总体上呈现出色彩斑斓

的新风貌。这既体现在文学进程的动力机制与文学体裁的发育形态

上，也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与文学理念的流变方式上。这时

代里那些呼风唤雨开宗立派或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文学家，在主体

素质上、艺术才情上、个性气质上均拥有一些新的特征。他们对自己

的时代使命拥有空前自觉的意识；他们在自己的事业上有着空前强

烈的搏击精神；他们的性灵充满着那种不断扩张自身的进取激情。

诗人们在作诗之余也写小说、编剧本，也从事文艺评论。这自然带动

了包括抒情、叙事以及理论批评诸多文类的整个文学园地之全方位

的繁荣，自然促成了散文随笔、童话故事、特写剪影等诸多体裁样式

与抒情诗一道获得长足的发育，而有助于小说、戏剧、文论这些传统

品种在热烈的竞争状态之中去拥有崭新的艺术高度。单就小说而

言，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坛上，有契诃夫、高尔基所写下的那些举

世公认的现实主义精品，也有索洛古勃、别雷、库兹明、列米佐夫、布

宁、安德列耶夫、扎依采夫、库普林等人所创作的带有象征主义与表

现主义、自然主义与印象主义等多种风格的佳作。在长篇历史小说

这块园地上，梅列日柯夫斯基、勃留索夫也使这种叙事样式拥有了新

的变体。此外，那种不单面向儿童、其寓意深奥甚至隐含着神话的童

话小说，那种演绎人生之旅投射出浓烈的主观情绪与抒情氛围的象

征剧，那种以印象式的抒怀、鉴赏式的姿态与评点式的表述为特色的

美文评论，均对其相应的体裁之传统的模式有所变形，它们在总体上

构成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体裁发育上的千姿百态。

文学创作的实绩与诗学探索的成就，显现为文坛气象与作品面

貌，植根于文学理念与作家视界。在世纪之交，俄罗斯作家的审美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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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也发生了既与员怨世纪相去甚远又在彼此之间大相径庭的新变异。
作家心目中“人”的形象、“生活”的形象、“世界”的形象发生了结构

性变化。多视角的观照，多声部的争鸣，使文学世界呈现出空前丰厚

的多样化丰采。几乎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涌现出构成

鲜明对照剧烈反差的审美视界，有对“大写的人”的塑造，也有对“小

矮人儿”的写照，更有对“无望而坚执地抗争之人”的展现。作家意

识里“真善美”这三块价值基石的地位发生了普遍的大变动。艺术

的、美学的、精神的乌托邦，与现实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反乌托

邦———作为“世界”形象的基本形态，深深地牵动着作家们的心弦。

而“谁之罪”与“怎么办”那样的对当下社会的现实关怀，不再是这个

时代文学中压倒一切的“主旋律”。即便是写栖身于社会底层的“被

凌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生存境况，也要去审视这些人的“心灵的底

层”；多少年来一直领受着作家们由衷的人道主义关爱的“小人物”，

其文学形象也发生了蜕变：“小人物”的心灵深处也裸露出灰色的阴

影，他们或在对命运的抗争中走向变异而退化为“小矮人儿”，或承

受恶的支配而堕落为“小魔鬼”。果戈理的“狂人”，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群魔”，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世界中以更怪诞的形态而大显身手。

“爱情”与“死亡”这类永恒主题，“超脱”与“拯救”这类宗教命题，心

理的变态与病态这类精神现象，取代“谁在俄罗斯活得最好”那类社

会现实境况的写照，而备受这个时代的诗人们的青睐，获得反复变奏

与执著采掘。热切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中非理性、反逻辑、下意识的

“突变”、“裂变”与“蜕变”，且以魔幻、荒诞、意识流等更具假定性的

表现方式将之叙写出来———这“另一种写法”几乎席卷了有旗号或

无旗号、有阵营或无阵营的各种类型的作家。甚至连批判现实主义

大师列夫·托尔斯泰在其晚年在世纪初的叙事方式，也受到这股风

尚的浸染。至于“杀死了现实主义”，或者说拓展了“封闭的现实主

义”的一代宗师契诃夫，其诗学上的开放，更是自不待言。

文学家审美视界与文学理念上的这种多取向，自然促成了文学

进程动力机制上的多元化。过去那种以某一种主义为主流的文学生

活格局被打破了；过去那种由某一种思潮去取代另一种思潮的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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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方式被颠覆了。即便从流派更迭、思潮交嬗这一传统的视角来

看，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也不仅仅呈现出流派更替思潮迭起的景

象，更有流派并存思潮交织的景观；即便以现实主义为标尺，世纪之

交的俄罗斯文坛上的现实主义也是多类型多风格多形态的。有高尔

基式的基调激越而雄浑的现实主义，也有布宁式的基调沉郁而冷峻

的现实主义，还有库普林式的基调瑰丽而热烈的现实主义。至于非

现实主义文学，更是流派繁多，集群蜂拥。有前后活跃了猿园年的象
征主义，也有寿命颇短只存活了三五年的意象主义。总体看来，世纪

之交的俄罗斯文坛所上演的已然是热闹空前的多声部大合唱：有主

要以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与未来主义所构成的非现实主义流脉，有

在向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异质体系

的大开放之中实现自身更新的现实主义流脉，还有穿行于这两大流

脉之间力图另辟蹊径的“中间型”流脉。这三支流脉在世纪之交的

文坛上既对峙抗衡又交接互渗，在那种既“对位”又“共生”的状态

中，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姿态对传统既革新又传承，营造出那个时代文

学生活空前复杂的新格局。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百家争鸣的文学时代。然而，不论是标举新

旗帜者，还是护卫旧道统者，都共同地表现出对作品的“文学性”的

普遍自觉，对艺术的“洗心革面”、“重塑性灵”的巨大社会文化功能

的普遍倾心，对文化的“精神革命”、“济世救民”的独特历史使命的

普遍推重。不论是现代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抑或并不以某种主

义自囿者，都共同地承受着这个时代所兴盛的“美学乌托邦”精神的

洗礼，承受着这个时代所典型的“泛审美主义”精神的诱惑。在对艺

术家创作个性的推崇上，在对文学语言魔力能量的推崇上，在对文学

作品审美功能的推崇上，像高尔基与别雷、安德列耶夫与马雅可夫斯

基这样一些在创作原则与艺术思想上迥然有别的文学家，其实乃是

颇有相通之处的。

文学家的新视界、文学作品的新风采、文学运行的新状态以及文

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新姿态均表明：俄罗斯文学行进至员怨世纪末
圆园世纪初这一非常时期，确实进入一个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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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繁荣的季节。

在这个季节里，俄罗斯文学的思想艺术能量又一次以空前密集

和空前丰厚的形态得到大释放大展示。在这个季节里，俄罗斯文学

再一次拥有空前活跃的氛围、空前旺盛的气势、空前丰硕的实绩。其

问题提出之多，其理论品位之高，其建树激情之烈，确实引人驻足；她

开拓出文学运行的新格局，建构出文学理念的新范式，确实意义深

远。在这个季节里，一群新型的文学家在美学思想上表现出大破大

立继往开来的精神风范，在诗学思想上凸现出告别员怨世纪创建现代
艺术的精神气概，在文学思想上展现出推重语言艺术自身机制的精

神追求。这在俄罗斯文学进程中，乃是充分体现着古典文学向现代

文学的形态转换与价值转换的大转型大变革。

这确实堪称一个品格独具风貌完整的文学时代。

这个时代的“泛审美主义”精神、“美学乌托邦”精神，这个时代

的文学家、文学作品乃至文学观念的悲剧性命运，恰恰与古希腊人观

念中的“白银时代”的精神表征———“童年期很长而成年期较

短”———甚相暗合。因而，便有人用“白银时代”来指称世纪之交的

俄罗斯文学景象；进而，也就有了俄罗斯文学
獉獉
的“白银时代”这一概

念。

世纪之交的文学大繁荣的景象，显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文

学的思想艺术能量之大释放，带动了与之相邻的姊妹艺术———戏剧、

绘画、音乐乃至舞蹈———的昌盛兴旺。何况象征主义与未来主义的

诗人曾经与画家、音乐家、剧作家联手营造“新潮艺术”的氛围。“诗

界革命”乃是与“前卫艺术”与美术园地先锋派的实验“兼容”而“共

生”的。这个时代的诗人中也有会作曲的，譬如库兹明；也有会作画

的，例如德·布尔柳克；有诗人将自己的诗作冠名为“交响曲”，比如

别雷；也有音乐家将自己的交响曲取名为“长诗”⋯⋯各个艺术门类

之间的交融综合，乃是世纪之交俄罗斯艺术的一个典型特征。这时

代的俄罗斯艺坛，推出了弗鲁贝尔、梅耶荷德、斯克里亚宾、沙利亚

宾、斯特拉文斯基、康定斯基这样一些饮誉世界堪称经典的大艺术

家。俄罗斯艺术在世纪之交又一次毕现其耀眼夺目的光华。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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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便将“白银时代”的外延扩展。据此，便有了俄罗斯艺术
獉獉
的“白

银时代”这一界面。这一概念被人们用来喻指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

艺术在世纪之交空前昌盛的景观。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艺术之全方位的昌盛，还得益于恰恰在这个

年月进入成熟、完形与自立状态的俄罗斯哲学，尤其是别具一格的

“宗教哲学”。俄罗斯独出的“宗教哲学”，正是在世纪之交推出了不

少卓越的哲学大师：那是一群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刻的思辨力沉

潜于纯哲学命题的思索、且独具体系或卓有见识的大思想家。弗·

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等

人便是这样的哲学家思想家。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界，他们从

宗教、神学、艺术、人生等多种视角，围绕着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爱情

与家庭、灵与肉、基督与敌基督、幸福与苦难、末日与拯救等属于存在

本体的命题，展开了空前热烈的争鸣与对话，将“文明与文化”这一

关涉现代社会与现代人命运的重大课题的探讨，提升到一个空前崭

新的境界，提出了引发后来几代思想家哲学家反复深思的观点与视

界。宗教哲学的思想观念，自然又丰富了艺术哲学、文化哲学、人生

哲学，丰富了宗教、神学、美学。而艺术与哲学，可谓精神文化的经纬

与命脉。它们的繁荣兴旺，便使得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进入空前

高涨空前激昂的状态。为了形容这个时代精神文化的这一状态，有

人便将“白银时代”的外延再一次扩展，将“白银时代”的界面又一次

“升级”。于是，就有了俄罗斯文化
獉獉
的“白银时代”这一概念。

在这一界面，“白银时代”的遗产就不仅仅甚至远非是指那个独

特的年月里诗人、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在人文园地的建树与实绩，更

是指那个非常的时代里精神文化探索的品位与氛围。在这一界面去

看“白银时代”，往往带有一种欣赏与追怀的色彩：那是一个充盈着

创造气息，弥漫着质疑精神的文化时代。那些吟花弄月的诗人、呼风

唤雨的作家，那些于音乐、戏剧、美术、舞蹈等艺术创作天地弄潮逐浪

的艺术家，那些穿行于宗教、神学、美学、哲学诸领域上下求索的思想

家，以其空前激越的文化批判、文化自省、文化重建的情怀与姿态，联

手铸成了俄罗斯文化历程中又一个风采独具、神韵独出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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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经历了其“所指”不断“迁延”、其意

义不断泛化的过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的不同界面彼此

之间是一种互相排斥与互相取代的关系。事实上，这些界面乃是可

以并存的。易言之，它可以喻指诗歌的时代甚或文学的时代，也可以

喻指艺术的时代或文化的时代。它可以标示“一代诗歌”的气象甚

或“一代文学”的景象，也可以标示“一代艺术”的景观或“一代文

化”的氛围。在不同的语境中，“白银时代”之所指和内涵自然落实

到不同的界面。没有必要从一种界面出发去否定另一种界面。有必

要的乃是关注在不同的界面上它自有不同的涵纳。没有必要拘泥于

“白银时代”乃“诗歌时代说”，而去拒斥“白银时代”乃“文化时代

说”，也没有必要高扬“白银时代”乃“文化时代说”，而去嘲笑“白银

时代”乃“诗歌时代说”。需要的只是“自圆其说”。

第三节摇诸多表征与诸多诠释

多界面的“白银时代”自然需要加以区分。当这一概念使用者

不在同一个界面进行交流，便会遇到前提与语境的错乱，对话中也容

易出现混乱。因为各自心目中的“白银时代”乃有着不同的“定位”。

种种不同“定位”，起始于这个时代所在的“世纪之交”在时间跨度上

的不同界定。目前看来，关于“白银时代”的时间跨度至少有以下几

种：

其一，始自员愿怨园年，终结于员怨员苑年；
其二，起点为员愿怨圆年，终点为员怨圆圆年；
其三，发轫于员愿怨源年，结束于员怨圆源年；
其四，存在于员怨园园—员怨员源年间；
其五，孕生于员愿怨园年，消逝于员怨圆缘年。
总体看来，对于“白银时代”的起始年代，人们的分歧并不很大；

而关于这个时代的终结年代，则是大相径庭了。有以革命、战争甚至

政治斗争中的非常举措这些社会事变发生的日期为终端，也有以这

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的亡故谢世的日期为终止，更有以支配着时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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